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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感谢生活》         冯骥才 

―――― 献给十年浩劫中受过苦的人 […] 

火车已经开过三站，这包厢的其它铺位依然空着，多半没人来，那可真是要

谢天谢地了！长途旅程中，没熟伴，就最好也没生伴，一个人自由自在，我便总

喜欢自己陪着自己。在淡漠中寻求宁静。只有在没人的地方才自由么？在没人的

地方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？ 

   几小时前天就黑了。可是忽然外边射进的强光照得眼睛发花，不等弄清是对

面来车还是到达什么站头时，车身“咣当”一晃停了，直把杯中的水晃出一半。

那时司机就这么停车，总像憋着多大的火气拿旅客撒。不知哪个包厢的孩子被吓

醒，哇的哭起来。我把脸贴着冰冷的窗玻璃往外看，原来是辽河平原上的郭家店

车站。但在那一条条涂满口号的水泥柱子中间，看不见几条人影；寒风把刮落的

大字报团成一个大纸球似的，在月台上缓缓滚过。很快，鸣笛和关车门的声音过

后，再“咣当”一下就动起来。看来今儿一夜这包厢属于我自己了。我躺下来，

闭掉顶灯，扭开床头的小壁灯，在半明半暗的光线里，松弛思维，放纵想像，打

算任意享受一下孤独才有的安宁，忽然“哗啦”一声车门卡开。糟糕，来人了！ 

   我忙起身开灯，没见人进来，却先拱进一个笨重的大牛皮纸箱。纸箱撂
1 下，

现出一个中年男人。我刚想和他打招呼，可他喘着粗气，脱下带着寒气的棉大衣

往铺上一扔，回身又提进个破旅行包，拉锁 2坏了，中间用麻绳捆扎起来；还有一

个绿帆布面的脏得发黑、边儿磨毛的大画夹。他把东西往里一放，赶紧回身把包

厢门拉上，动作紧张得好像是个没票混上车的。他进来后没搭理我，而是扬着脸

为他的大纸箱找地方放好。待他坐下来，我问他：“外边很冷吧！”谁知他好像

没听见似的，又起身四下看看，再把那大纸箱挪到门上边的空格里去。我见他举

那纸箱挺吃力，刚要问他是否需要帮忙，他一用劲，正对着我脸的屁股，“噗”

地放了一个又粗又响的屁。我从来没见过这样不通人情、不懂礼貌的人！而且他

放好纸箱之后，也没向我道歉，只用他死鱼一样淡灰色的眼睛瞅我一眼。瞅我时，

眼睛一嘘，好像看什么费眼的东西，真叫人讨厌极了！我预感一次不愉快的旅行

就此开始了。 

   我决定不再搭理这家伙，头靠一边，假装打瞌睡。但这家伙一会儿也不闲着，

总出声音。先是“嚓”地划着火柴抽烟，吐烟的声音好像吹气，然后听见他总在

自言自语念叨着，什么“车速太慢”，“暖暖手吧！”，“黑夜、黑夜、黑

夜……”我想大概这家伙精神上有点毛病。后来这家伙就折腾开了，坐不会儿就

站起来，总去把那纸箱弄得咯吱咯吱响，我把眼微微嘘开一条缝，只见这家伙正

踮着脚把棉大衣盖到纸箱上去，完事还没坐下，又去拉开棉大衣，让一个箱角露

出来，原来这箱角上有一个撕开的洞。这引起我的好奇。纸箱装着什么东西怕冷

又需要空气？显然是活物。起初我以为是偷运的鸡呀猫呀狗呀之类的东西，但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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什么没有叫声？即使不会叫的兔子，也会有响动。这时更稀奇的事出现了。这家

伙回头看看，以为我睡了，便轻轻登着铺边上去，把嘴对着箱角的小洞，居然小

声说起话来： 

   “憋坏了吧！忍一忍，天亮就到了！” 

 

1. 撂  liào     放 
2. 拉锁 lāsuŏ   fermeture éclair 

 

   
 1. 请你对比一下＂作者＂和刚上车的中年男子的人物形象。 

2. 请你讲述一下给你留下深刻印象的一次旅行。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经历，你有机会去

很远的地方旅行，你是不是跟作者一样“喜欢自己陪着自己” 还是希望和朋友一起去？

为什么？ 

3. 请把划线部分翻译成法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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